
“ 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! ”

— 谈 《雷雨》 中 的侍 萍

钱 谷 融

在 《雷雨》 这出悲剧里
,

身世最悲惨
,

所受的打击
、

迫害最深重的
,

要算侍萍了
。

因此
,

她“ 向也是全剧最惹人 同情的一个人

物
。

·

人们怎么能不格外同情她呢 ?

三十年前
,

当她还只有四凤那么大的年

纪时
,

她就被人最残忍地遗弃了
。

无法忍受

的屈辱和伤心
,

逼得她不得不抱着自己刚生

下三天的孩子投河 自尽
。

想死可又没死成
,

她被人救活了
。

但活下去
,

在那样一个社会

里
,

又谈何容易?
’

更何况她还得拖着一个孩

子卜 这三十年来的生活
,

真不知她是怎样度

过的
。

其中的辛酸
,

其中的血泪痛苦
,

局外

人实在是很难想象的 , 恐怕也是每一个稍有

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设想的呵 ! 然而
,

谁又料

得到
,

如今
,

她已到了垂老之年
,

前面却还

有更残酷的打击在等着她呢 ?

这次
,

她在离家两年以后回来度假
,

又

可 以看到她两个心爱的孩子了
,

心情本来是

很愉快的
。

但一下火车
,

却就听说她最疼爱

的女儿四凤
,

竟也到公馆去帮人了
,

这是她

一向所不愿意的
。

而且公馆女主人还传下话

来要她去见见
。

这就不能不在她心头投下一

丝阴影和引起一点疑虑
。

但这些不确定的阴

影和疑虑
,

毕竟敌不过现实的跟孩子们重逢

的喜悦
。

当她和四凤相见时
,

她的神情还是

愉快的
。

但是忽然
,

她看到了那些熟识的旧

家俱
,

觉察到了那奇异的夏天关窗的习惯
,

她的心头就不 由得象触 电一样的产生了剧烈

的震动
。

原来不确定的阴影和疑虑
,

这时突

然以加倍浓重的气势
,

朝着起先完全没有想

到的方向迅速在心头扩展
。

等到她发现了那

只她 自己用了多年的旧衣柜
,

特别是亲眼看

到了她自己三十年前的那张旧相片以后
,

她

就再也支持不住了
,

她的精神几 乎 要 崩 溃

了
。

隔了好一会
,

她才能呻吟着向苍天喊出

了她的冤愤
; “

哦
,

天底下地方大得很
,

怎

么熬过这几十年
,

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

子
,

放回到他— 他的家里 ? 哦
,

天哪 ! ”

但侍萍毕竟是个坚强的
,

有着巨大的精

神力量的女子
。

等她稍稍镇定下来以后
,

她

就立刻决定要四凤马上跟她回家
,

她也不准

备见那位太太了
。

然而
,

就在这个当口
,

那

位太太— 萦漪
,

却自己出现了
,

她当然也

就不能走了
。

萦漪在同侍萍的谈话中
,

虽然

是很有礼貌
,

很客气的
。 ’

话也说得很婉转
,

很有分寸
,

但谈话的内容
,

却决不是侍萍所

愿意听的
。

从萦漪的口中
,

她知道萦漪 自己

的儿子— 周公馆的二少爷
,

很喜欢四凤
,

甚至表示要娶四凤
。

至于四凤的态度怎样
,

繁漪虽没有说明
,

但她那有意暖昧的 口气
,

和故作曲折的措词
,

却分明在向侍萍暗示
,



四凤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很有心计的
。

这对

于四凤
,

即使不是恶意的诬蔑
,

至少也是极

不公平的
。

侍萍听了当然很不舒服
。

为了保

卫自己的孩子
,

也为了维护一个母亲的被刺

痛的自尊心
,

她用很自信的口气 回 答 繁漪

说
: “ 我的女儿

,

我总相信是个懂事
,

明白

大体的孩子
。

— 我信得过
,

她不会做出甚

么糊涂事的
。 ”

但不管怎么样
,

通过这次谈

话
,

她更加坚定了立刻要把四凤 带 走 的 决

心
,

而且不但要她离开公馆
,

还要把她带到

自己的工作地— 济南去
。

并向萦漪保证
,

她不会再见着周家的人
。

这当然正是萦漪所

希望的
,

正是萦漪要找侍萍来的月的
。

因此
,

尽管她们各有各的用心
,

但在要带走四凤这

一点上
,

她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
。

这样
,

她们要谈的事一下子也就谈妥了
。

从侍萍来说
,

她既经发现她所来到的正

是周朴园的公馆时
,

她是多么想能够就此走

开
,

避免与周朴园见面呵 ! 然而萦漪的话音

刚落
,

她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
,

周朴园却已

经从书房门走了进来
。

接着就出现了周朴园

同侍萍见面相认的一场戏
。

侍萍本想极力避免与周朴园见面
,

但种

种凑巧的机缘
,

一连串剧作家精心安排的合

情合理的偶然性
,

却使得她最不愿意见到的

场面
,

终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
。

那个三十年

前那样残忍地伤害过自己的人
,

现在就站在

自己的面前了
,

她又亲眼看到了他
。

本来
,

在繁漪走后
,

她也完全可以随之走开
。

就是

此后也还并不缺少可以脱身的机会
。

但她并

没有走开
。

这显然是她后来改变了主意
。

她

想
,

既然已经见面了
,

那就索性留下来观察

一下吧— 看看这个人究竟长着 怎 样 的 心

肝 ? 何况
,

她也想看一看
,

至少是探听一下

那个被留在周家的儿子的消息呵 !

在与周朴园的谈话中间
,

周朴园忽然一

下子就提到了那个所谓
“
梅小姐

” 的事
。

他

不但称当年的丫头为小姐
,

而且说
“ 她很贤

慧
,

也很规矩
。 ”

这显然是与事实的客观真象

不相符合的
,

尤其同周朴园自己三十年前的

行径更是对不上头
。

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?

他如今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
,

是怎样看待当

年那件事的 ? 这是侍萍很想知道的
。

于是她

决定把事实的真相摊出来
,

摊在周朴园的面

前
,

使他在事实的真相面前无法再玩弄自欺

欺人的把戏
。

她告诉周朴园
: “ 我倒认识一

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
。 ” “ 可是 她 不 是 小

姐
,

她也不贤慧
,

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
” 。

说自己
“ 不贤慧

” ,

说自己
“ 不大规矩

” ,

这决不是很轻松的事
,

`

也并不是一般的自谦

之辞
,

她是带着痛切的悔恨心情 说 这 番 话

的
。

悔恨 自己受了欺骗
,

走错了路
。

接下去
,

她索性把三十年前那最残酷的一幕和盘托了

出来
。

她告诉周朴园
,

你所说的很贤慧
,

很

规矩的梅小姐
,

其实
“
她是个下等人

,

不很

守本分的
。

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

不清白
,

生了两个儿子
。

生了第二个
,

才过

三天
,

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
。

大孩子就放在

周公馆
,

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
,

在年三十

夜里投河死的
。 ” 她亲身遭遇的这样一件惨

绝人寰的事
,

她却能用那样平静的口气说出

来
,

仿佛完全是旁人的事似的
,

这要有何等

坚强的精神力量才做得到呵 ! 在这一番谈话

过程中
,

周朴园一直是在很专注
、

很紧张地

倾听着
,

而且显得很痛苦
。

特别还非常关心

地打听着这个
“
梅小姐

” 的坟墓在哪里
,

说

是自己跟她有亲戚关系
,

想把她的坟墓修一

修
。

这都使侍萍感觉到周朴园似乎并不象过

去那样的冷酷无情
,

而且还明显地流露 出了

一些悔恨的感情
。

这就不免使得象侍萍这样

一个善良的
、

有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女

子又一时犯糊涂
,

心软起来了
。

此后她的有

意暴露 自己的身分
,

虽然包含着对周朴园的

进一步的试探和谴责的意思
,

但无庸讳言
,

这样做的本身
,

同时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
,

而并不是要向这个仇人进行清算和报复的意

思
。

直到周朴园忽然又露出了他残忍狠毒的

气
_

像



介

本相
,

立刻翻脸来严厉地喝向她
“
你来千什 绵

,

无限悔恨 , 一会儿又面目狰狞
,

凶相毕
么 ? ”

`

时
,

她才重新清醒过来
,

重新激发了 露
。

一面立刻慷慨地签署了一张五千块钱的

对周朴园的仇恨心理
。

她三十年来所受的血 支票给侍萍
,

一面却又断然宣布要辞退鲁贵

泪痛苦
,

这时一下子就象决了堤坝的激流涌 和四凤
,

并且此后永远不许鲁家的人再到周

出来了
。

但即使是在这时
,

侍萍也不过只是 家来
。

他的虚伪
,

他的冷酷
、

专横和残暴
,

喊出她个人的悲愤
,

不过只是对周朴园卑鄙 真是刻划得入木三分
。

表现出这个人一心只

凶残的行径进行控诉和斥责而已 , 并没有想 想着保住家庭的体面
,

维护 自己的尊严
,

至

到要怎样来对周朴园进行惩罚和报复
。

至于 于别人的死活痛苦
,

全不在他的心上
。

在侍

要想从周朴园那里得到什么好处
,

要想让周 萍这一面呢
,

她一下子忽然又见到了三十年

朴园对她三十年来所受的苦难给 予 补偿 等 前那样灭绝人性地对待自己的 那 个 人
,

要

等
,

那在她头脑里更是连一丁点儿的影子也 是别人处在这样的场合
,
很可能会 呼 天 抢

不 曾有过
。

她在三十年前被赶出周家以后
,

地
,

大吵大闹
,

把这次见面变成 一 出 闹 剧

不管境遇如何悲修
,

也从来没有起过要重新 的
。

但侍萍却不是这样
。

尽管她的内心激荡
、

找到周家来的念头
。

当周朴园问她
,

那位
“
梅 着汹涌的波浪

,

但外表仍能保持平静
,

即使

小姐
” 既然生活那样艰难

, “
为什么不再找 在提到过去的最揪心的痛楚时

,

也能不失她

到周家
”
时

,

她不是曾用第三者的口吻明
_

白 沉稳的体态
,

这该要有多大的精神力量 ! 周

地说 出了她自己的意思吗 ?

—
“
她大概是 朴园居然会怕她是有意找上门来 进 行 敲 诈

不愿意吧
。 ” 后来

,

当周朴园重又露出了狰 的
,

甚至会怕她利用鲁贵的关系 来 进 行 敲

狞的面 目
,

责问她是谁指使她来的时
,

她悲 诈
,

这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了周朴园 自己的丑
,

愤地回答说
,

是
“
命

” ,

是
“ 不公平 的命指 恶的灵魂罢了

。

至于侍萍
,

是连丝毫这样的

使我来的 ! ”
在侍萍看来

,

命运对她真是太 想法也没有的
。

当周朴园把一张五千块钱的

不公平了
。

三十年前自己受了那样的伤害不 支票给她时
,

她立即把它撕毁了
。

这是何等

算
,

如今自己的女儿却又落到了过去仇人的 高贵的骨气
,

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可敬的

家里
,

又做起过去自己所做过的事来 , 而那 尊严
。

她唯一有求于周朴园的
,

不过是想看

个干了如此伤夭害理的匀当的仇人
,

今天却 一看自己的被强行拆开的亲生儿子亩已
。

然

依然是社会上的体面人物
,

依然过着颐指气 而
,

这次的母子见面
,

非但没有给她丝毫安

使
、

安富尊荣的生活
。

这是什么世道呵 ? 里 慰
,

反而只有增加了她的更大的痛苦
。

她看

在侍萍的这种悲愤的感情的爆发下
,

周朴园 到了什么呢 ? 她看到的却是这个她那样想见

恐慌起来了
。 ’

他怕侍萍这一闹
,

会撕破他的 到的儿子
,

竟亲 自恶狠狠地打了她另一个儿

道德面具
,

会破坏他的家庭的平静的秩序
,

子两个嘴巴
, “

这真是一群强盗
, ”

而自己

会危及他的名誉和地位
。

于是他用十分虔诚 的亲生儿子
,

竟也成了个无恶不作的强盗
。

的声调诉说 自己三十年来对侍萍 的 深 情 怀 这给予侍萍的心灵上的打击该是多么深重?

念
,

就不免又使她受了迷惑
,

立刻被软化下
`

而所有的观众和读者
,

面对这一场戏又该是

来了
。

怎样的惊心动瑰又 这四个人
,

是嫡嫡亲亲的

在这一场戏里
,

剧作者通过周朴园和侍 夫妻
,

父子
,

兄弟
,

是一家子的亲骨肉
,

却

萍的一系列的对话
,

通过他们一连串紧张的 完全变成了两种绝不相同的人
,

分隔成了互

内心冲突
,

把这两个人的性格
,

这两个人的 相敌对的两个阶级
、

两个阵营
。

侍萍和大海

思想品质
,

作了最深刻的揭示
,

最充分的展 是那么的正直高洁
,

周朴园和周萍却是那么

现
。

周朴园忽软忽硬
,

一会儿显得 情 意 缠 的卑鄙和丑恶
。

明明是一家人
,

而他们的思



想品质竟是如此的天差地别
。

这是怎么造成

的呢 ? 这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的
,

是罪恶

的剥削制度造成的
。

作者在这里把这个社会

的阶级关系
,

表现得多么真实
、

生动
,

把这

个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揭露得多么深刻
,

多么淋漓尽致 I 这决不是什么宣扬宿命论思

想的家庭乱伦悲剧
,

而是一出有着极其严肃

的主题的深刻的社会悲剧
。

许多人责怪作者

过分纠缠在人物的血缘关系上
,

好象因此使

得作品的思想性有所削弱似的
,

我觉得这并

非确论
。

相反
,

我认为
,

这只有更增加了剧

作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力量
,

更引起人们的深

思
,

对造成这一出如此惨酷的悲剧的那个社

会
,

更增加了无法遏抑的痛恨
。

而且这一系

列看似离奇的矛盾纠葛
,

这一连串异常复杂

的血缘关系
,

又有哪一点是 出于情理之外
,

违反了生活的逻辑
,

令人无法置信的呢 ? 几

十年来
,

人们对 《雷雨》 之所以一直保持着

热烈的爱好
,

它在国内外舞台上之所以始终

享有崇高的声誉
,

最主要的原因
,

当然是由

于它的生活反映的真实和社会批判的深刻
。

但同时
,

显然也是与这个剧作的矛盾冲突的

高度集中
,

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尖锐紧张

有关的
。

这一点
,

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的剧

作家借鉴的
。

同周朴园见面
,

再一次看到了他的丑恶

的灵魂
,

已经够使侍萍痛苦的了
,

然而
,

她

哪里知道
,

还有比这更残酷百倍的打击正在

前面等着她哩 !

在和蟹漪谈过话以后
,

她就下定决心要

把四凤带走了
。

再同周朴园见过面
,

又亲眼

看到周萍打了鲁大海以后
,

她就更加坚定了

要四凤跟 自己一同去济南的意思
。

这时
,

有

两椿事情在不断的揪扯着她的心
,

使她万分

恐惧
,

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
。

一是怕四凤真

跟周家的孩子之间有点什么
,

一是怕大海为

了报仇要对周朴园或周萍动刀动枪的
。

当她

听到大海说
,

他跟周家
“
这本账是要算清楚

的”
时

,

她是多么惊慌
,

禁不住严厉地高声

对大海说
: “

你听着
,

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你

说过话
,

你要是伤了周家的人
,

不管是那里

的老爷或者少爷
,

你只要伤了他们
,

我是一

辈子也不认你的
。 ”

她并且立即逼着大海把

手枪交给了她
。

她会采取这样的态度
,

而且

如此严厉
,

如此不容争辩
,

这在大海当然是

不能理解的
。

四凤为着她自己的理由
,

当然

是赞成妈妈的态度的
,

而且极力劝说大海听

妈妈的话
。

但妈妈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
,

却

显然也是并不理解的
。

后来
,

还有更惊险的

一幕
。

当周萍正在四凤房里
,

被忽然回来的

大海撞着时
,

大海正举起了板凳
,

奔 向 周

萍
,

就要向周萍打去时
,

这时
,

侍萍就用力

紧紧的拉着大海的衣襟
,

并且不顾一切地喊

着
: “

大海
,

你别动
,

你动
,

妈就死在你的

面前
。 ” 这当然也是使大海万分懊恨而又莫

明其妙的
,

只好顿着脚 说
: “

妈 ! 你好 糊

涂 ! ”
意思是

:
对这种人

,

你的心肠怎么能

这样软呵 ? ! 而这也只有侍萍自 己 心 里 明

白
,

她有苦也只能向自己肚里吞 !

在四凤的问题上
,

她精神上所经历的焦

虑
、

恐惧和折磨
,

决非一般人所能负载得起

的
。

四凤是她难一的女儿
,

也是她最小的孩

子
,

由于自
1

己年轻时候的惨痛的教训
,

她是

不愿让 自己的女儿到公馆去帮人的
,

她曾再

三叮泞过鲁贵
。

而鲁贵却瞒着她把四凤塞进

了周公馆
。

四风还以为妈的所以不愿让 自己

去帮人是 出于爱面子
,

出于怕人家笑话她们

穷
。

她哪里知道妈的苦衷
,

哪里知道妈心头

的隐痛呵 ! 萦漪同她的谈话
,

使她知道了周

冲对四凤的感情
,

知道四凤的确是处在一个

危险的境地
。

后来
,

周冲的来访
,

加深了她

的疑虑
。

但她所担心的还只是四凤同周冲的

关系
,

还根本没有想到周萍身上去
。

而且
,

起先她也只以为那是周冲单方面的事
,

四凤

对他不一定真有什么的
。

但后来发现四凤并

不真是很愿意跟自己到外地去
,

至少并不愿

意立刻就走
,

她对这儿似乎还有留恋
,

似乎

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
。

这就使她产生了极



夕

大的恐慌与不安
。

要四凤发誓一辈子不见周

家的人
。

象侍萍这样一个温厚慈样的母亲
,

竟要用这样严厉的态度一再逼问 自己心爱的

女儿
,

在她
,

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呵 !

她对四凤说 的
“ 我是太不相信这 个 世 道 上

的人了
。 ”

这句话
,

包含着侍萍三十年来的

多少的辛酸
,

多少的悲愤和多少的血泪痛苦

呵卫这个世道上的人为什么会那样的靠不住
,

那样的奸诈狠毒
,

无恶不作呢 ? 根本原因在

哪里 ? 这侍萍是并不顶清楚
,

当然也是说不

明 白的
。

她以为她和她的孩子的遭遇竟会这

样的悲惨
,

这样的不幸
,

多半是 由于她们的

命不好
,

都是不公平的命造成的
。

而读者和

观众
,

通过她的一连串的无法忍受的遭遇
,

亲眼看到她尽管受着椎心刺骨的 悲 痛 的 煎

熬
,

可又欲诉无门
,

欲哭无泪
,

有苦只能往

肚里吞的惨象
,

心头怎么能不感到象是被撕

裂着的痛苦呢 ? 怎么能不万分痛恨那个纵容

周朴园之类的人凭意逞凶
,

听任这样不公平

的现象到处存在的万恶的社会呢 ? (我们当

然看得很清楚
,

侍萍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由那

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
。

) 一个作品能够

具有这样巨大的感染力
,

能够这样的激动人

心
,

这是艺术上的最大的成功
。

而这些都是

通过艺术形象的力量而取得的
。

截至待萍要四凤发誓今后一辈子不再见

周家的人之时
,

侍萍还一直只是怀疑到四凤

跟周冲之间可能有一点什么
,

而根本没有想

到真正跟四凤有关系的
,

竟是周萍
,

竟是她

自己的亲生儿子
,

事情竟是发生在两个 同胞

兄妹之间 ! 当她在深更半夜突然被鲁大海叫

到四凤的房里
,

亲眼看到四凤竟跟周萍在一

起时
,

她声音哑了
,

几乎连一个
“

天
”
字都

叫不出来了
。

紧紧的扶着门门
,

才能勉强支

撑住没有晕倒
`
她怎么能料得到

,

在遭受了

一连串无法忍受 的打击以后
,

居然还会有这

样的灾难降落到她的头上 ! 在她装满了许多

迷信思想的头脑想来
, “ 天道 ”

真也实在是

太残酷了
。

但四风和周萍是一点也不知道她

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
,

他们恳求侍萍让他们

一同离开
,

然而不管他们怎样的苦苦哀求
,

侍萍总是坚决不答应
,

甚至说 出了这样斩钉

截铁的话
: “ 凤儿

,

你听着
,

我 情 愿 没 有

你
,

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
。 ” 听到这样

的话
,

四凤晕过去了
。

即使如此
,

要是四凤

不把她和周萍之间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的

事说出来
,

她还是不会答应的
。

但现在事已

如此
,

她除了答应她们一同走之外
,

还有什

么办法呢? 不然就只能眼看着四凤带着她腹

中的孩子活活的死在她面前
。

她在无可奈何

之中
,

只好答应他们走了
。

但又郑重地叮泞

他们
: “

你们这次走
,

最好越走越远
,

不要

回头
。

今天离开
,

你们无论生死
,

就永远不

要见我了
。 ” 四凤听到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

来
,

她心里当然是怎么也忍受不了的
。

但她

哪里知道她的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
,

心里更

是一字一滴血呵 !

侍萍虽然同意让四凤跟周萍走了
,

但是

终于还是没有走成
,

因为这时周朴园被繁漪

叫了下来
,

他亲眼看到已经答应过决不再到

周家的侍萍母女居然又跟周萍他们在一起
,

而繁漪又指着侍萍口 口声声要周萍当着他父

亲的面
“
给这个妈叩头

。 ”
他以为他跟侍萍

的关系已经为大家所知道了
。

他 自然也就只

有采取承认这一条路了
。

但是侍萍却连忙加

以否认
: “ 不

,

不
,

您弄错了
。 ”

她之不愿

承认这种关系
,

固然也是她本来 的 一 贯 态

度
,

但这时之所以要那样的竭力加以否认
,

却主要是为着两个孩子
,

.

为着四凤与周萍
。

她是在拚她的全力想保护住她们呵 ! 然而
,

她已经无能为力了
。

周朴园公开承认了他跟

侍萍的关系
,

三十年前的一段隐 情 全 揭 开

了
。

周萍与四凤原来是同胞兄妹
,

于是一家

人死的死
,

疯的疯
,

这出悲剧至此也就完成

了
。

罗马尼亚一位评论家亚
·

格拉普里乌同

志曾称赞侍萍是个
“
有着异常的道德力量

”

的女子
。

这的确不是过誉
。

看过 《雷雨》 的



演出或者读过这个剧本的人
,

谁能不为待萍

的善良
,

纯洁
,

谁能不为她所保有的中国劳

动妇女的可敬的自尊心所深深感动呢 ? 她的
了

纯朴
、

高贵的心灵有一种稀有的十分动人的

美
,

人们的精神境界在她的感染下也不禁高

扬起来了
。

对于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女子
,

这个社会却用一连串如此残酷
、

如此惨无人

道的暴行来加以凌辱
、

摧残和折磨
,

这是个

什么社会呵 ? 这样的社会我们难道能够容许

它长久存在下去吗 ? 难道能够听任它继续这

样残酷地去迫害摧残善良的人们吗 ? 这当然

是不行的
。

这是每个人都会情不 自禁地得出

的共同的结论
。

这就是 《雷雨》 这一剧作的

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
。

当然
,

侍 萍 这 个女

子
,

尽管非常值得同情
,

却决不是可供仿效

的对象
。

在她头脑里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

东西
,

她既相信天命
、

报应之类的宿命论思

想
,

又有浓重的封建伦理观念
。

即使在和 自

己有着血海深仇的仇人面前
,

她也甚至一点

不想报复
。

这些地方都是不值得 我甫1肯 定

的
。

侍萍并不想对周朴园进行报复
,

这是确

实的
。

但她还是进行了斗争的
。

不过她的斗

争的方式是克制的
,

并没有大喊大叫
,

大吵

大闹
。

她斗争的目的
,

也仅限于维护 自己的

尊严和揭露周朴园的残忍和虚伪
,

而并没有

要对周朴园进行惩罚
,

甚至也并不想当众揭

露周朴园的丑恶嘴脸
,

宣布他过去的罪行
。

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
,

又是 与她 的 性

格
,

与她一贯的为人处世的态度
,

与她多年

养成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宿命论思 想 分 不 开

的
。

而所有这些
,

又都是由她所从小生长的

环境
,

由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的 制 度
、

习 俗

所造成的
。

作者这样来写侍 萍
,

不 但 把侍

萍的性格写得合情合理
,

栩栩 如 生
,

十 分

符合生活的逻辑
,

十分令人 信服
。

而 且 也

是为了通过侍萍这一形象的塑 造
,

从 另 一

个角度来深刻地揭露那个社会的罪恶
、

腐朽

的本质
。

因为侍萍的性格之所似会是这样
,

正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坷 I 《雷雨》 一共写了

八个人物
,

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非常深刻
、

生

动
,

每一个人物都从一个特定的兔度
,

揭露

了那个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质
。

尽管由于当

时作者的思想水平的限制
,

他对这个社会的

本质认识得还不够全面
、

深刻
,

因而这个剧

作的思想深度是有局限的
,

甚至还包含某些

消极的因素
。

但是
,

由于作者对 生 活 的忠

实
,

由于他的感受的真切和艺术表现能力的

高超
,

这个剧作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的

异常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
。

对于这些生活内

容
,

作者当时虽然还不一定能作出深刻的理

解和企确的分析
,

但我们今天在有了马克思

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以后
,

却应该可以从里

面看到比作者当年所能看到的更多的东西
,

得出比作者当年所能得出的更接近于生活的

本质真实的结论
。

这一事实也进一步雄辩地

向我们证明
:

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方法
,

从

自己的真切感受 出发
,

真实地反映生活
,

始

终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首要原则
。

钮一
甲

{

(上接 89 页 ) 但是也有一些作

品
,

在歌颂革命领袖的时候
,

不是从实际出

发
,

不是从领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出发
,

而

是把革命领袖神化
,

宣扬现代迷信
。

这实际

上是歪曲了革命领袖的形象
。

这样的作品
,

我们不宜提倡
。

在研究新民歌创作的时候
,

应该恰当地指出这一点
。

同样
,

对一九五八

年的新民歌
,

也应该具体分析
。

许多民歌表

现了劳动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
,

反映了意气

风发
、

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
,

出现了一些思

想性和艺术都比较高的作品
。

这 是 应该 肯

定的
。

但是当时出现的
“ 浮夸风

”

等错误
,

在新民歌中也有明显反映
。

有些作品违反生

活真实
,

违背客观规律
,

一味追求
“
浪漫主

义
” ,

成了
“ 浮夸文学

” ,

造成不 良影响
,

这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
。

异

暇赎


